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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大師下午茶．陳弱水教授 
「歷史探索與公共人文的腳步」

時　　間： 114年 11月 21日 （五） 14:00-16:30
地　　點： 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人文館第一會議室
主辦單位： 國科會人社中心、國立臺灣大學
主  講  人： 陳弱水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講座教授）
致  詞  人： 林瑋嬪 （國科會人社中心主任、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特聘教授）
主  持  人： 陳登武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教授、人文處歷史學門召集人）
與  談  人： 李長遠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助研究員）
 郭珮君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
 陳亭佑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助理教授）
 黃文儀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黃旨彥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延攬研究學者）
記　　錄： 王亭方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生），並由陳弱水講座教授審訂。

圖一： 主講人陳弱水講座教授 （右四）、致詞人國科會人社中心林瑋嬪主任 （左三）、 
主持人陳登武教授 （中）、國科會人社中心方震華副主任 （左二） 和與談學者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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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人文大師下午茶由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陳弱水講座教授主講。陳教

授長期深耕唐史與思想史，近年亦關注公共人文議題，並積極參與相關討論。

此次演講不僅回顧其個人學思歷程，更透過自身經驗，呈現歷史學者如何在專

業研究與公眾之間定位自身角色，並思考學院史學與公共史學之間的可能連

結。陳教授從研究興趣的形成談起，說明方法與研究領域變化背後的思考脈

絡，進而延伸至對歷史書寫以及公共人文實踐的反思；之後，五位與談人進行

提問，展開跨世代對話，形成學術經驗的交流。

一、  學術啟蒙與研究轉向

陳教授首先分享其學術歷程。他於 1974年考入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大
學時期便決意投入思想史研究。1975年，林毓生教授於臺大開授 「思想史方法
論」 課程，時為大一生的陳教授旁聽後深受吸引，與此同時也研讀余英時先生的
著作。此時期臺灣學界在林、余二人影響下，思想史蔚為顯學。陳教授亦坦言

當時的自己與各時代的青年相似，對許多問題感到困惑，並將哲學與思想視為

理解世界的捷徑，有如明代陳獻章 （1428-1500） 所言 「 柄入手」。因此在大學

部期間，陳教授潛心研讀哲學史、歷史知識論等相關書籍。當時理解思想史的

方法主要為 「內在理路」 取向，認為思想具有自主性，不深入思想本身即無法理
解其歷史，陳教授最初亦受此影響。

赴美國耶魯大學攻讀博士學位期間，陳教授反思 「內在理路」 的取徑，逐漸
轉向 「思想的社會史」（social history of thought）研究取向，深受社會史、年鑑學
派及其博班指導教授余英時先生的啟發，重新檢視思想與社會結構之間的關

係，並體認到 「社會相關性」 是了解思想及其作用的重要因素。陳教授嘗試將此
一新思考落實於博士論文中。在以唐代柳宗元 （773-819） 為研究對象的博士論
文中，陳教授除了分析柳宗元思想內涵，亦努力考察與其思想有關的一切環境

因素。雖然在柳宗元案例中與思想關聯較密切的因素是政治而非社會結構，陳

教授仍藉此機緣鑽研中國中古社會史。自此，其研究不再僅止於思想史，轉向

兼顧思想與社會結構的互動。

二、  研究領域的擴張

除了研究取向的轉變外，陳教授治學多年，其研究領域亦不斷擴展。博士

論文選擇唐史，實與其問題意識密切相關。最初關注宋代新儒學的興起，原以



人文大師下午茶．陳弱水教授 「歷史探索與公共人文的腳步」

83

宋史為研究領域；然而，陳教授逐漸意識到若欲釐清此思想變動的淵源，必須

將時間視野推回中晚唐，從更長時段理解所謂 「唐宋變革」。當時 「唐宋變革」 說
已提出逾六十年，然而相較於戰國秦漢、漢晉之際，唐宋之際的實證研究仍相

對薄弱，多偏於 「唐」 與 「宋」 的靜態比較，對於其間歷史變化的原因與歷程關
注不足。基此，陳教授確立以唐代為研究重心，並持續深化相關時期的思想史

研究。

1990年代初期唐代墓誌大量出版，促使陳教授在思想史之外拓展唐代社會
史的相關研究。最初為了深化對唐代中國的認識而閱讀墓誌，卻注意到墓誌中

的家庭與女性，以往因傳世文獻缺乏紀錄而無法研究的課題，因墓誌的問世而

得以被討論。陳教授遂跨入唐代社會史研究，尤以女性史與家庭史為重，並提

出關於歷史現場中 「意義」 生成的問題，觀察這些女性如何理解自身處境，並探
討這些想法與既有文化體系的關係，進一步觀察女性如何運用文化資源支持自

身行動。

陳教授的研究雖從唐宋為中心的思想史研究出發，但在對於近代議題與公

共事務的關懷下，亦跳開朝代限制，展開對於 「公」、「義」 等觀念的長時段研
究。這項研究始於對 「公德」 的探討。陳教授指出，因為中國 「公」 觀念缺乏領
域性，因此有 「公德」 一詞來告訴人們在 「公」 空間的行為準則。這個觀念創造
自日本明治晚期，屬於近代日本 「文明開化」 的流脈，很快傳入中國。

三、  對於研究與書寫的反思

研究經驗與閱歷的豐富，使陳教授對於歷史的 「研究」 與 「書寫」 亦有觀
察。歷史學乃由歷史研究 （historical research） 與歷史書寫 （historical writing） 兩
個面向所構成。兩者雖經常交互作用、難以截然區分，但歷史學確實存在此種

異質結構。在現代史學實踐中，無論是宏篇專書或技術性論文，都不可能完全

排除敘事層面；即使再嚴謹的研究，也無法做到 「無字無來歷」。從科學知識的
角度而言，這種不可避免的書寫成分，成為歷史學的脆弱之處。海登．懷特 

（Hayden White） 在 《史元》（Metahistory） 中以修辭模式分析十九世紀歐洲史學，
正是針對歷史書寫的敘事特質提出反思。

在當代史學發展中，研究與書寫似乎形成某種張力：研究強調實證與方法，

書寫則涉及敘事與表達。陳教授亦坦言，自己正在嘗試一種以書寫為主、同時

企圖融入研究深度的作品，希望能突破兩者之間的界限。為說明這項理想，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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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英國史學家休．特雷弗 –羅珀 （Hugh Trevor-Roper） 的觀點：歷史學者如何
能在敘述時勢流動的同時，又承載那 「翻滾的深處」 ─亦即在每個時點承受事

件壓力的社會結構─並且仍使結果清晰可讀？這正是史學最大的挑戰。歷史

家既要捕捉事件的流動，又要呈現結構的深層，兩者兼顧幾乎是不可能完成的

任務，卻也是值得不斷追求的理想境界。

四、  公共人文的腳步

陳教授首先說明對於公共人文的思考。指出此處 「公共人文」 的人文乃 

「humanities」，即人文學，與一般用以形容文化素質的 「人文」 不一樣。公共人
文最寬泛的意涵，是指人文學與公眾或公共領域之間的互動。陳教授表示他更

傾向以 publicly engaged humanities來理解，即 「帶有公眾參與與關懷的」 人文
學。然而，公共人文並非易於界定的概念，因為人文學本身高度多元，不同學

科與公共領域的關係和連接方式皆不相同，且其範圍往往涵蓋部分社會科學。

以歷史學者的身分出發，他所談的公共人文自然帶有公共史學的取向，亦承認

其片面性。

在陳教授看來，公共人文大致有三個面向。一是公眾服務，最常見的是專

業知識的轉譯與普及，但也包括運用專業能力回應公共議題。二是以公眾為對

象的人文學。相較於專業學術必須在既有學術架構內主張價值，公共史學以公

眾連結為依歸，可以更自由地處理個人史、家族史、社區史或地方史，其核心

在於 「不要遺忘」，而非追求學術框架內的意義。三是公眾參與或公眾協作的人
文學。此類強調知識與社區結合，部分學科如人類學等很強調此面向。至於對

歷史學，在大眾歷史的建構上，納入民眾自身的記憶與聲音於今日而言重要性

亦日益增加。在提出公共人文基本框架的同時，陳教授提醒我們，公共人文並

不能涵蓋公共領域與人文之間的全部關係，因為公共場域本身就長期存在各種

歷史與文化元素，其運作亦具有自主性。

最後，陳教授分享其個人實踐經驗。在公共人文中，他主要參與前述第一

種面向─以專業知識撰寫公共評論。陳教授自幼關注公共議題，亦偶有參與

公共活動，但直到 2019年香港反送中運動爆發，陳教授才開始較持續地發表評
論，試圖向臺灣社會說明香港的處境。隨著情勢變化，關注逐漸轉向臺灣面對

的現實威脅，並在近年持續為此發聲。此外，陳教授也曾以其歷史專業處理公

共議題，如探討臺北街道命名的歷史淵源，即便並非臺灣史專家，仍透過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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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史料分析，澄清事實，為公民社會提供歷史知識的基礎。對陳教授而言，公

共史學並非離開專業，而是以學術方法回應公共關懷，在歷史與現實之間建立

可被理解的橋梁。

五、  提問與回應

提問：陳教授提及公共人文服務，即學術知識經由轉譯服務社會大眾。

以日本公共電視 （如 NHK） 為例，日本長期穩定投入資源，製作高品質
的歷史與人文節目，將學界前沿且複雜的研究成果轉化為大眾易於理解

的敘事形式，成功搭建學院與社會之間的橋梁。想請教陳教授，臺灣是

否可以參考日本這種學術與公共媒體協作的模式？此種制度化的知識轉

譯，與近年興起的 「知識型網紅」 現象有何不同？
人文學術與公眾之間的關係大致可分為兩個面向。其一是由學術界主動出

發，將專業研究成果進行轉譯與普及，轉化為公共資源；其二是由公共領域如

公共電視、出版社等主動發起計畫，再向學界汲取專業知識。日本之所以能長

期穩定地產出高品質的人文內容，關鍵在於日本已建立成熟的 「合作鏈」 與文化
生態體系，從原創研究、文學作品，到劇本改編與專業歷史指導，各環節彼此

銜接，形成強而有力的節點。至於臺灣的現況，陳教授認為，在出版與展覽等

面向已有相當基礎，但若要進行大規模且制度化的知識轉譯計畫，仍面臨困

難。若欲長遠發展，臺灣需要培養出完整且強韌的文化 「生態系」，使合作鏈上
不同位置的人才得以穩定協作。此種生態並非短期可以形成，需要長期投入與

制度支持。

提問：陳教授的文章 〈寫作與寫作教育〉 對於寫作相當關注，請教在學生
時期到成為專業研究者的過程中，應如何持續鍛鍊並精進寫作能力？

這大致可歸納為四個面向：第一，隨時隨地練習。寫作能力並非一蹴可幾，

而是日常積累的成果。第二，重視句式選擇與漢語語法。陳教授指出反覆使用

單一結構而顯得單調，他認為應理解漢語本身的特性，熟悉不同句型的運作方

式，才能寫出清晰而有層次的文章。第三，理解並經營自己的寫作風格。寫作

既有規則，也有個人特色。作者需在長期實踐中體會自身語感與表達習慣，逐

漸形成較為穩定的風格。第四，講求 「一體成型」 的結構。一篇成熟的文章，應
在構思之初即具備整體架構，而非拼貼式組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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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問：在現代社會中，知識分子面臨邊緣化的問題，人文研究者該如何

從專業的學院研究，重新走入公共領域進行實踐與反饋？個人在私領域

的價值觀與公共議題上的表述，是否存在一致性或衝突？

知識分子在社會環境中的角色在歷史上本就一直隨時代改變，陳教授建議

以 「公民」 角色出發，再視個人興趣與機緣將專業知識帶入公共參與中。成為公
共知識分子應該是自然而然的 「結果」，而非刻意立志的目標。至於個人的不同
角色身分之間，陳教授認為並不會衝突，單純是 「時間分配」 的問題。

提問：近年臺灣教育在全球化語境下高度強調國際化，但在實際教學現

場中，學生對於島內異質群體 （特別是弱勢群體） 的理解卻相當有限。歷
史或人文教育該如何在學院內培養對 「內部他者」 的想像與認識？

陳教授認同 「學院就是公共領域的一部分」。學者多數時候根本不需要踏出
學院，大學裡的通識教育或導論課程等本身就是非常重要的公共領域。不過關

於認識他者，陳教授指出臺灣因為過去長期的 「去臺灣化」，導致認識 「自我」 就
有困難，更遑論認識他者。像臺灣原住民其實是 「自我當中的他者」，而不僅僅
是外在的他者。陳教授建議可以從 「認識自我」 出發來引導學生，同時必須反思
中國傳統文化中較為強烈的 「自我中心主義」，例如在歷史文獻中常以華夏觀點
去歧視其他族群，這也是我們認識他者時的文化障礙。

提問：在自媒體普及、演算法與大數據造成的 「分眾化」 與 「同溫層」 環
境下，專業論述該如何突破屏障，在快速消費的資訊環境中維持深度與

影響力？年輕學者在公共發言時常牽涉立場問題，甚至擔心影響職涯發

展，該如何拿捏？

陳教授坦言演算法與分眾化是目前極大的難題，這導致社會溝通出現障

礙，甚至連對 「事實」 的認知都難以溝通。要突破現狀，依然可以仰賴 「紙本出
版」，雖然紙本受眾較少，但能提供不那麼碎片化、內容較為豐富且有系統的論

述。至於年輕學者公共發言的立場問題，陳教授建議，個別立場發言與長篇論

述可分別經營，以維持專業形象與公共表述之間的平衡。


